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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数字化是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与新中国成立 76 年来的工业化、信息

化进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水平极端落后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赶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立足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情，积极把握数字经济特征，探索出一条中

国特色产业数字化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具有独特优势：总揽全局，前瞻把握产业数字化

发展方向；集中力量，突破产业数字化的堵点与难点；统筹兼顾，解决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新问题、

新矛盾；人民至上，探索产业数字化与人民福祉协同共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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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jectory and Superiority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AO Xiang, SU Xuya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conomy, a role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the nation’s 76-year journe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wake of the PRC’s establishment, starting from a 
position of extreme industrial backwardn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y leveraging the strength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response to evolving historical conditions, steered the nation to achieve a dual catch-up in bo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China has leveraged i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ing country, actively aligned with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forged 
a path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driving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uch distinct strengths as overseeing the broader picture to set its strategic 
direction, mobilizing concentrated resources to tackle key bottlenecks and challenges, coordinating all related 
aspects to address emerging issue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upholding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harmonize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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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

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

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1]。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

实体经济根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

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2]24。产业数

字化强调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据

中心和新一代数字技术、通信技术，对传统产业

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和数字化升级、

转型、再造；其不仅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推动产业数字

化，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

一方面可以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推动产业

间融合发展 [3]，延伸产业价值链；另一方面，数

字技术还将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多样化产品供给

和异质性用户需求的精准匹配，助力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4]。如何把握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历史契机，也

成为当前世界强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再工业化”

战略、德国工业 4.0 战略、日本工业价值链战略，

都将目光聚焦于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的发展。在世

界经济强国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先机的背景下，加

快推进我国产业数字化，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

重视产业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5]205。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我国产业数字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推

动了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数字技术由

信息技术演变而来 [6]，新时代中国产业数字化的

发展与新中国成立 76 年来工业化、信息化密切相

关。本文拟从更长的时段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

产业数字化的探索历程，以更好地把握数字经济

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优势，

为占领数字经济大国竞争制高点提供历史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的历史

基础

虽然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是 1996 年由唐·塔普

斯科特（Don Tapscott）首次明确提出，但是与数

字经济密切相关的信息技术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兴

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基本完成工

业化之后，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并在此基础之

上逐步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信息化起步的基础十分薄弱。在资本、技术

十分落后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不仅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赶超，还不断

缩小与世界强国信息化、数字化的差距，为新时

代产业数字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对电子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

的早期探索（1949—1978）
电子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1946

年，世界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美国诞生，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

次工业革命浪潮。由于近代中国错过了两次工业

革命的历史契机，新中国成立之后，亟需完成一、

二次工业革命的补课。在工业化水平极为落后的

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前沿，积极探索

电子信息技术，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日后

实现信息化、数字化赶超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一，中国共产党对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

了积极部署。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人才、设备、

工业基础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西方国

家的封锁更给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阻

碍。但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组织相

关力量积极探索电子信息技术。1956 年，由毛泽

东主席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将电子计算机列为选定

的六个重点项目之一。在该规划的制定过程中，

科学规划委员会还制定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

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

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等技

术在当时世界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对

电子信息技术的前瞻性布局，缩小了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

其二，中国共产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独特优势，实现了电子信息技术的关键突破。毛

泽东对组织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作

出了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批示。第二机械工业

部电信工业局与中国科学院于 1956 年底合作组建

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建委员会。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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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攻坚，后分散展开”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发

挥举国体制优势，最大限度利用了当时十分有限

的人力、财力资源，独立自主地取得了信息技术

的重要突破。1958 年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

103 机的诞生，1959 年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 104
机的诞生，填补了我国计算机领域的空白。

其三，军工电子产业率先发展。电子工业是

信息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发展对技术要求较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电子工业率先在军事领

域取得突破。1950 年我国成立了电信工业局，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自行设计和制造了 71 型和 81 型

等通信装备。“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中电子工业占了 10 项，均属于军工企

业 [7]。从 1965 年到 1980 年，通过以“备战”为

指导思想的三线建设，我国在四川、贵州等三线

地区兴建了一批电子工业基地，为改革开放以后

电子工业的赶超发展奠定了生产基础 [8]。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电子信息技术

的早期探索，不仅有助于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积累的技术、

人才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信息化赶超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但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信息技术革新

较快，受当时历史条件局限，我国电子信息技术

及其产业化面临的赶超任务仍旧艰巨。

（二）中国共产党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加速发展

（1979—2000）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曾指出，“每次技术革命

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9]。信息

技术具有创新速度快、通用性广、渗透性强等特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其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推动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邓小平同志敏锐指出：“没有

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10]530 改革开放后，

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突出

强调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引领作用，为我国日后产

业数字化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在党的

十二大提出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基础上，1983
年，电子工业部提出，到 2000 年电子工业总产值

力争比 1980 年翻三番，主要产品和生产技术达

到国际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水平的总目

标。1985 年，中共中央在制定“七五”计划的建

议中提出，“机械电子工业担负着装备国民经济

各部门的使命，必须在技术改造上先行一步”[11]。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把电子工业作

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4 年，国务院制定的

《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进一步明确了电

子工业要以微电子为基础，以通信、计算机等新

兴信息产业为主体，加快现代化的步伐 [12]。电子

信息产业支柱产业地位的确立，推动了其快速发

展，为我国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打下了产业基础。

第二，注重前沿技术的追踪与突破。电子信息

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型特点，中国共产党重视前沿

技术的发展。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1986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纲要》，简称“863”计划，信息技术成为该计划

7 个亟需突破的高技术领域之一。同时，党的十三

大报告将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作为高科技领域

的发展重点，指出“要组织精干力量不失时机地

开展高技术研究”[13]。1997 年，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制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
计划），信息技术是“973”计划的重点领域。“973”
计划有力支撑了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互联网技

术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第三，形成“市场调节逐步加强，以民为主”

的发展模式。早在 1977 年 12 月，邓小平就提出“要

以民养军，电子工业也应如此”[10]245。1979 年 4 月，

中央提出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八字方针，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电子工业部

改由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归口管理，在管理体

制上由军口转向了民口，从而使电子信息产品的

研发实现了从“以军为主”到“军民结合”再到“以

民为主”的战略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三线建设的

改革与调整，推动了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我国

还将部分部属电子工业企业下放至地方政府管理。

由于电子工业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许多地方政

府积极推动电子工业发展，将其作为当地经济发

展的重要增长点。这一时期，民营经济的兴起也

促进了电子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

兴办了一大批电子工业企业，形成了新的生产基

地，推动了电子工业规模的扩张。

（三）中国共产党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

的探索（2000—2012）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加速了信息化进程，信息化在世界范围内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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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强大的活力。新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立足当

时我国工业化尚处于中期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

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战略，为日后产业

数字化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注重

信息化对国民经济整体提升的作用。2000 年中共

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要“以信息化

带动工业化”，“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

化放在优先位置”[1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信息化融入工业化进程，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

业化”的战略目标，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作为新型工业化的重

要特征 [15]。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大力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16] 

进入新世纪，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都存在较大的

赶超压力，而世界发达国家信息化的加速发展，

又让中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

息化”的老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之路，探索发挥信息化对工

业化的引领作用，走出了一条信息时代中国特色

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把握信息时代技术与产业发展新趋势。

新世纪以来，数字经济时代悄然来临。中国共产

党统筹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前瞻性地对信息化发

展的新趋势进行了提前规划与布局。中国共产党

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将“数字化

和智能化设计制造”作为重点领域，并且强调了

要推进物联网研发应用 [17]982。中国共产党对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提前布局，为我国产业数

字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例如，智能制造是

通信技术、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和创

新集成，也是产业数字化的主攻方向，当时对于

已完成工业化的世界经济强国而言也尚在探索阶

段。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尚处于中期阶段的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敏锐洞察全球信息技术革新的前沿趋

势，积极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我国在数字

经济时代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抢占国际竞争制

高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注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数字

化必须以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信息基

础设施不仅对技术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量大、建

设周期长、通用性强，具有军民共用的性质。这

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优势，积极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共产党

在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加强宽带

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 [18]；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

要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

设施 [17]982。信息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为信息化、

数字化提供了强大硬件支持。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

的实践探索（2012—）

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进入数

字经济时代。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浩瀚的数据

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

产力和商机”[19]106。在信息化基础上，数字化重视

整合信息时代分散在不同系统里的数据，以最大

限度地挖掘数据价值。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升级与

技术更迭进一步加快，产业数字化成为改变全球

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一方面由于存在“数字鸿

沟”，产业数字化可能加剧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把握技术机会窗

口，则可以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

“弯道超车”。加快产业数字化成为当前世界大

国竞争的焦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工业化、

信息化领域的赶超，不仅奠定了雄厚的科技与产

业基础，而且形成了海量数据资源和丰富应用场

景等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

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产业数字化也进入快

车道，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高度重视产业数字化

在当前传统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削弱、资源环

境约束持续增强，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

经济受疫情冲击复苏乏力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充分激发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潜力与发展活力。党

的十八大报告将信息化作为“新四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习近平指出，“要利用互联网新技术

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

的改造，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

倍增作用”[21]。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 2025》
明确了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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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产业数

字化，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2]796。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

强调，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3]。

2023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广泛应用

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先进适用技术为传统产业

注入新动能，加快实现转型升级 [24]。数字经济凭

借其在信息搜寻、复制、运输、追踪与验证等方

面的低成本优势 [25]，能够依托新一代数字技术，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为激发制造业大

国的发展活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关键动

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出台了《网络强

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据要素 ×”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等文件，从国

家层面对产业数字化进行了具体战略部署。例如，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把“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作为数字经济发

展目标之一，明确提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

新台阶。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数字

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在农业、工业、

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加

快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26]。新时代以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产业数字化进入快车道。

2016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 17.4 万亿元，2022
年上升为 41 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 81.7%，

占 GDP 比重为 33.9%，2023 年继续增长到 43.84
万亿元 [27-29]。

（二）对产业数字化的重要领域进行顶层设

计、统筹安排

首先，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突破。习近平指出，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强调“对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神经网络芯片等关系长远

发展的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要从国家层面超

前谋划布局” [19]108,115。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十四五”

规划建议时，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

等前沿领域进行了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从国家

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对核心技术领域进行

提前布局与顶层设计，为数字经济时代关键技术

领域实现突破提供了重要保障。其次，将智能制

造作为产业数字化的重点。习近平强调，“要以

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

级”[30]。针对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国情，中国共产

党将智能制造作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突破口，积

极以增量带动存量，不断激活制造业大国的活力

与潜力。截至 2022 年，我国已实施 305 个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项目和 420 个新模式应用项目，建成

700 余个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培育超 6000 家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28]。“十四五”时

期已经累计建成 230 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和 1260
家 5G 工厂，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

过 50%[31]。再次，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数字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新基建提供的“硬

环境”。习近平强调，“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

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5]197。中国

共产党在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时强调，要实

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 [32]；

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时也提出，“系统布

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22]796。2022 年 12 月出

台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强调，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布局建

设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 [33]。“十五五”规划

建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

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等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2]21。新时代以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数字基建实现的跨越式发展，

为我国产业数字化提供了良好的“硬基础”。例如，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已开通 5G 基站 231.2 万个，

占全球总量的 60%[34]；截至 2025 年 6 月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 455 万个，行政村通 5G 比例超过

90%[35]。5G 以卓越的无线接入能力，满足了产业

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智能感知、泛在连接、实时分

析和精准控制等需求，推动生产自动化、操作集

中化、管理精准化和运维远程化 [36]。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还发挥强大的协调能力，推动以“东数西算”

为代表的跨区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整合各

区域比较优势，拓展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空间。

（三）更好发挥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优势，推

动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息领域有很多原创性的

重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卫星导航等，

都直接或间接出自政府之手，后来通过市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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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做大 [19]117。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积

极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一批核心数字技术“从

无到有”的突破。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发挥市场在

产业数字化中的作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

和产品生命周期普遍缩短，研发与制造的界限日

益模糊，驱动创新范式由线性创新体系往创新生

态系统阶段转变。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不仅在应

用领域创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为

营造数字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从

消费互联网时代向工业互联网时代升级，一批制

造业大企业在政府支持下主导建立了一批工业互

联网平台，为产业数字化提供了重要硬件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的同时，还要加快培育一

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207。

我国引导中小企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一批“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纷纷“上云上平台”，打破了

企业的“数据孤岛”，实现了产业链、创新链与

人才链的有机融合。例如，山东济南在全国率先

出台《济南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市财政每年拿出 2000 万元激励企业上云，全市上

云企业数量突破 5 万家 [29]。在政府扶持下，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大大降低，其依据具体的

应用场景，激发创新活力，催生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新业态，更好地分享“数字红利”。政

府与市场的有机互动形成了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强

大合力。

（四）重视克服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经济

安全、数字垄断以及冲击就业等矛盾

从全球发展实践看，数字经济以其强大的赋能

与放大效应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

可能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衍生出新的矛盾与挑战。

中国共产党统筹兼顾，注重解决产业数字化进程

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首先，坚持底线思维，

保障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经济安全。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不仅从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

独立自主，还对产业数字化进程中衍生的数字安

全问题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时代，随着越来越多

的工业控制系统与互联网连接，传统相对封闭的

工业生产环境将被打破。例如，钢铁、石油、天

然气等行业，涉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重要敏

感数据泄密，不仅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还将

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习近平强调，“要

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19]95，加快建立人工智

能安全监管和评估体系 [37]。2019 年，工信部联合

九部门印发了《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指导意

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基本建成国家级

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测服务体系，覆盖近 14 万

家工业企业、165 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38] 。其

次，注重规制数字垄断。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的特征，存在大企业“赢者通吃”的现

象。例如，一些兴起于消费互联网的平台企业，

凭借自身优势，开始进入制造业领域，其在推动

工业互联网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垄断风险。习

近平提出，“一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野蛮生长、

缺乏监管，带来了很多问题”[5]302。2020 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

扩张作为 2021 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

“十五五”规划则强调，要完善监管，推动平台

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24。中国共产党对数字垄

断的规制为产业数字化创造了公平发展环境。再

次，避免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过度冲击。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

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

增加”[39]。一方面，产业数字化对传统产业形成

包括体力与脑力劳动的挤出效应 [40]；另一方面，

其也将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习近平强调，“重

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让更多人共

享发展成果”[19]2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

采取积极措施以避免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冲击；通

过构建数字技能人才培育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培

训体系，提升劳动者数字素质。同时，我国还出

台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等文件，大力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

字经济，培育更多就业、创业机会。

（五）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为产业数字化创

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为我国产业数

字化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数字经济

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数字经济时代，一方

面，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与联通性，可能进一步

强化先进技术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家

层面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另一方面，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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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数字基建落后，可能强化国家之间的

“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的“马太效

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设数字“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强调，要“连接成

二十一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习近平还提出，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

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

打造网络安全新格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19]162,171。在 2021 年举行的世界数字经济论坛

上，中国提出《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倡议》。数

字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与

西方国家主导开放模式中隐含的“中心—外围”“核

心—边缘”分布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利用中国企业在数字技术、

人才、资本和转型发展方面的经验和优势，逐步

与沿线国家形成了互惠共生的良性发展模式。例

如，2020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中国与东盟加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方面的合作。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的独特

优势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

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

融合化方向”，“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2]5,20。

产业数字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

从当前世界数字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一方面，由

于产业数字化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

需要前瞻性地投入与规划；另一方面，产业数字

化需要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等具有较

强外溢性的基础条件支持，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于

产业数字化都呈现出国家干预主义的特点。新中

国成立 76 年来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历程，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推动产业数字化取得的

显著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

这些优势，必将为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弯

道超车”注入强大动力。

（一）总揽全局，准确把握产业数字化的发展

方向

首先，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始终站在世界科技与产业发

展前沿，对涉及中华民族重大利益的技术、产业

适度超前布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

面临“一穷二白”的艰难局面下，中国共产党依

然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信息技术前沿领域

谋篇布局，为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奠定了

初步基础。新时代，在中国工业处于工业 2.0 与工

业 3.0 并存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产业数字

化的大方向，积极占领工业 4.0 时代的制高点。党

对于产业数字化方向的前瞻把握，克服了市场主

体的短视局限，为中国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契机

提供了重要指导。其次，长期执政地位让中国共

产党得以对产业数字化进行科学规划。从历史经

验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一方面通

过重大科技战略部署，“一张蓝图绘到底”，对

信息技术前沿进行长期规划与部署；另一方面，

通过若干五年计划（规划），扎实推进信息化、

数字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对信息技术的中长期科

学规划，不仅有效克服了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

失灵”，而且避免了西方执政党更替带来的“政

府失灵”，有效推动了发展中大国产业数字化进程。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开拓

创新的政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密切

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前沿，不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

家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坚持立足人口大国、制造

大国的国情，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努力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数

字化道路。

（二）集中力量，突破产业数字化的堵点与难

点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

的竞争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显得

更为重要。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虽是推动产

业数字化迈向高水平的重要引擎，但其发展本身

也是世界科技的前沿与难点。这不仅导致相关技

术难以直接引进，而且从全球范围看，即便是西

方发达国家在许多领域也仍处于探索阶段。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在加强前沿领域政府投入，

《2021 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承诺 5 年内投入约 
2500 亿美元用于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

导体等关键科技研究领域 [41]。中国共产党“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国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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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更为凸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围

绕重大目标，汇聚政府、企业、高校与研究院所

等多元力量，明确数字核心技术的主攻方向及优

先序列，推动关键底层技术取得新突破，扭转工

业软件、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

通过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牵引产业

数字化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5G、工业互联

网等新基建是高水平实现产业数字化的关键，但

新基建对资金与技术的要求较高。中国共产党汇

聚全国力量，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企业与社

会等多层面的有机互动，有效推动新基建高水平

发展。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全国一盘棋”的优势，

推动跨区域新基建建设，加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

之间的算力、数据合作，发挥大国内部的优势互补，

推动产业数字化高水平发展。

（三）统筹兼顾，解决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新

问题、新矛盾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出现了一

些新问题与新挑战，对于这些问题与挑战，目前

国际上尚无成熟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中国共

产党凭借其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有效克服了这

些发展中的矛盾与弊端。在万物互联的背景下，

产业数字化所带来的数据安全、系统风险等问题

已超出单一市场主体的应对能力，存在明显的“市

场失灵”。作为后发大国，若在核心数字技术上

长期依赖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将面临潜在的数据

主权与安全风险。中国共产党在大力推进产业数

字化的同时，通过完善法治体系、组织关键技术

攻关等举措，系统构建起数字安全屏障。此外，

数字技术本身兼具高门槛与强渗透性，容易使已

在技术、资源上占优势的地区和企业进一步放大

优势，加剧“马太效应”，拉大发展差距。对此，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统筹协调的优势，着力消

弭数字鸿沟，促进区域间、企业间的协同合作，

确保“数字红利”为更广泛的主体所共享。

（四）人民至上，探索产业数字化与人民福祉

协同共进的道路

从世界经验来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迸

发出巨大的生产力，该如何分享数字经济带来的

经济成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产业数字化过

程中强调资本至上、强化资本在经济分配中的强

势地位不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产业数字化过程

中，立足人口大国国情，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

人民为中心，运用“共享”新理念推动产业数字

化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有效遏制了资本

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无序扩张，抑制了其盲目逐利

带来的消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着力提升劳

动者的数字技能与素养，开拓产业数字化背景下

的就业与创业新空间，从而规避“技术陷阱”对

人民福祉的潜在冲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

坚持人民至上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

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2]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国正逐步探索出一条产业数字化与人民福祉协

同共进的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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